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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浙江省高等级民宿和未被定级的民宿 POI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 ArcGIS10.0空间分析和数理统

计等方法分析了该省民宿的时空分布规律和集聚特征,揭示了相关因素对民宿分布的影响｡ 结果表明:①浙江省未

被定级民宿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与高等级民宿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扩张趋势呈现明显差异｡ ②未被定级民宿

均衡分布于多类地形地带,而高等级民宿在不同海拔地区的分布情况不一,多分布于山地和丘陵地带｡ ③不同等级

民宿与区域发展水平､ 公路网密度､ 区域内 3A级以上景区数量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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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民宿业蓬勃发展,并渐趋精细化与专业化｡2015 年 5 月,《乡村民宿服务质量高等级划分与评定》作为我国首部

县级乡村民宿地方标准规范在浙江德清发布[1]｡该标准基于乡村民宿的经营场地､接待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保护､服务水平､主题

特色等软硬件水平将乡村民宿从低到高划分为标准民宿､优品民宿､精品民宿 3 个级别｡这一分级法被 2017 年 9 月发布的浙江省

地方标准《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吸收,将高等级民宿划分成银宿､金宿､白金宿[2]｡2017年 8月,原国家旅游局颁布《旅游民宿基

本要求与评价》,确立银宿和金宿两个高等级,并将民宿定义为“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

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且单幢建筑客房数量不超过 14间的小型住宿设施”[3]｡2019年 7月,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该文件的修

订版,将民宿高等级替换为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4]｡ 

民宿是一个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等多重领域的研究课题,目前然仍处于探索阶段[5],已有研究主要涉民宿的定义[6-8]､

本质[9,10]､开发[11]､经营管理[12-14]､发展[15-17]､评价[18,19]､社会影响[20]､主客互动[21-23]和民宿游客的动机[24],体验､消费行为与满意度[25,26],

民宿相关利益主体行为[27-30]等方面｡近年来,地理学界也开始关注民宿的产业集聚现象和空间分布格局[31,32],涉及的空间尺度不一,

但至今鲜有在省域层面考察民宿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作为国内民宿发展的领先地区,浙江省在民宿产业的实践和管理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探索,具有引领性的意义,是国内最

早给民宿定级的省份｡浙江省民宿的空间分布具有怎样的特征,受哪些因素影响,高等级民宿与未被定级民宿在空间分布上有哪

些差别?本文尝试基于 POI数据解析上述问题,以期丰富民宿研究的视角,并为地方政府出台民宿产业空间规划或发展指导意见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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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选取该省具有银宿级以上称号的高等级民宿和未被定级民宿作为研究对象｡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浙江

省共有 384家民宿被定级,未被定级民宿数据来自于去哪儿网｡经筛选,浙江省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处于营业的民宿共有 8351

家,见表 1｡通过百度地图 API坐标拾取器获取民宿的 POI数据,同时从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获取浙江省90×90m的数字高程(DEM)

数据,并结合浙江省统计局网站､EPS 全球通缉?数据平台､中国旅游信息网获取浙江省各县市区的 GDP､3A 级以上景区数､公路总

里程数等相关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分析的基础｡ 

表 1浙江省各地级市民宿数量(个) 

级别/城市 杭州 宁波 温州 绍兴 湖州 嘉兴 金华 衢州 台州 丽水 舟山 

白金宿 5 3 3 2 4 2 3 3 3 3 2 

金宿 8 9 4 5 8 4 6 7 4 10 7 

银宿 33 29 19 17 35 18 23 29 17 35 24 

未被定级民宿 2182 894 423 343 978 744 511 151 404 588 1133 

 

1.2研究方法 

最邻近指数(R):最邻近指数是衡量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类型的重要地理指标[33,34]｡本文通过计算浙江省各民宿点的最邻近指数,

以分析民宿点在宏观尺度上的分布格局｡计算公式为: 

 

最邻近距离的期望值 de通过式(2)计算: 

 

式中,N为点的数量;A为区域面积｡当 R<1时,表示点为集聚分布;当 R>1时,表示点为分散分布;当 R=1时,即实测值等于期望

值,表示点为随机分布｡R的范围为:0≤R≤2.149｡ 

核密度估计(KDE):以核密度估计法测度浙江省民宿点空间分布密度,可反映民宿空间分布的相对集中程度[35]｡计算公式为: 

 

式中, 表示核密度方程;h表示阈值(h>0);xi表示i(i=1,2,…,n)点位置坐标;(x-xi)表示估计点到样本xi处的距离;n

为阈值范围内聚落点数;d为数据的维数[36]｡ 

标准差椭圆(SDE):标准差椭圆是用于分析地理要素的集中与离散分布趋势的空间统计学方法,以中心､长轴､短轴､方位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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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其中,椭圆的长轴和短轴分别为民宿分布的主､次趋势,旋转角度为民宿分布的主要方向[37]｡计算公式为: 

椭圆中心(要素平均中心): 

 

式中,Xi､Yi为要素 i的坐标;n为要素总数｡ 

椭圆旋转角: 

 

式中,X､Y分别为各要素坐标到平均中心的偏差｡ 

聚类与异常值分析(Anselin Local Moran′s I):聚类和异常值分析是用于揭示某一空间单元与邻近空间单元属性值之间的

异质性的一种研究方法,也被称之为局部Moran′I指数[38,39]｡计算公式为: 

 

式中,Zi､Zj分别为 i､j空间单元观测值的标准化值;Wij为空间权重｡ 

局部空间自相关会分析出某一点与其周边点在某种属性上的聚类关系:当局部Moran′I值大于 0时,则空间区域 i周围存在

相同的民宿空间集群;反之,则存在相异的空间集群｡包括 HH聚类､HL聚类､LH聚类､LL聚类 4种类型,根据点属性值与周边点的高

低值进行判断｡ 

2 民宿空间分布特征 

2.1空间总体特征 

本文根据式(1)与式(2),并借助 ArcGIS10.2 软件计算得出浙江省高等级民宿的最邻近点指数 R=0.677794,平均观测距离

9883.83584m,预测平均距离 14582.369782m,Z得分-8.739029,在 P=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浙江省高等级民宿在空间上

呈现典型的集聚类型;未被定级民宿模式下 R=32.477102,平均观测距离 577.1707m,预测平均距离 17.7716m,Z得分 5502.941149,

在 P=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浙江省未被定级民宿具有极强的集聚性｡基于核密度分析工具分别对浙江省高等级民宿､未

被定级民宿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空间分析,经过多次试验,选取带宽为 50km,并对密度图像按照自然间断分级方法分类｡依据式(3)

计算民宿的核密度,结果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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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级行政区域层面来看,浙江省高等级民宿在空间上形成了杭州市与湖州市交界集聚区､嘉兴西北集聚区两个集聚区,分

布相对集中的地级市包括衢州､宁波､丽水｡在区县级行政区域层面,浙江省高等级民宿集聚形成了明显的等级集聚模式:高度集

聚模式以德清莫干山､余杭区和安吉､临安､富阳等地为集聚中心;中度集聚模式包括以西塘为代表的浙北水乡古镇集群和乡村旅

游发达的四明山区的次一级的抱团模式;低度聚集模式首先是以乡村旅游优先发展区松阳县为集聚中心,其次是以新昌县､磐安

县和天台县交界为集聚中心,主要在剡溪—四明山—天台山构成的“浙东唐诗之路”附近集聚,最后是以常山县､柯城区､衢江区

为集聚中心的区域｡浙江省未被定级民宿在空间分布上最为明显的集聚区为以“天下奇观”钱塘江一带的杭州市区,舟山所属的

“海天佛国”普陀山,临近上海的嵊泗列岛,以及依山傍海､借大桥之利的后起之秀象山半岛为核心的区域,次一级的集聚模式则

是以秀洲区､桐乡区和南浔区交界的江南水乡古镇为核心(图 2)｡与未被定级民宿相比,高等级民宿在市级行政区划层面上的分布

则更为均匀｡这与越来越多的地方关注到高等级民宿在驱动当地旅游发展､振兴乡村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普遍重视对高等级民

宿的培育､识别和支持有关[40]｡ 

2.2空间演化特征 

由标准差椭圆分析(图1､表2)可见不同时期的浙江省高等级民宿集聚位置及中心的演变过程｡2008—2011年间开业的高等级

民宿分布中心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分布总体方向为西北—东南,这一时期民宿的集聚程度较高｡2012—2015 年开业的高等级民宿

分布中心由杭州市萧山区转向绍兴市越城区,椭圆方位角由前一时期的 93.745°变为 70.986°,面积也由 29548.68km2 增大到

66115.19km2,说明高等级民宿分布有向东转移的趋势｡该时期椭圆长轴与短轴长度相近,表明高等级民宿分布区域接近正圆,在

这一阶段高等级民宿开业的数量为前一阶段的两倍｡随着民宿业的迅速发展,各地涌现了一大波富有特色的民宿,导致集聚程度

较第一时期有所降低｡2016—2019年,浙江省高等级以上民宿分布中心转向义乌市,椭圆的方位角变为59.146°,说明其分布方向

较前一时期有向西南方向偏移的趋势｡这一时期,椭圆的面积进一步扩大,并沿着西南方向延伸,说明高等级民宿随着整体规模扩

大而集聚程度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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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图 2､表 2,表明浙江省未被定级民宿集聚中心点的空间位置向东北方向偏移,由诸暨市移至绍兴市柯桥区｡相较于高等级

民宿,2012—2015 年未被定级民宿数量比前一时期有所增加,其中浙北的嘉兴市､杭州市和浙东的舟山市民宿数量增长较快｡

2016—2019 年,丽水市､金华市等浙江中南部区域民宿增量赶超其他区域｡第一时段椭圆的面积为 57907.55km2,第二阶段椭圆的

面积为 60311.58km2,民宿的分布趋于分散,在第三阶段椭圆面积明显缩减,表明未被定级民宿趋于集聚,尤以杭州地区的集聚性

最强｡ 

浙江省高等级民宿的地理分布呈现“边界集聚､区域不均衡”的总体特征,未被定级民宿的地理分布特征主要表现为“北多

南少､差异较大”｡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后者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更加突出｡高等级民宿分布在空间上由西北

—东南向东北—西南方向延展,未被定级民宿则基本向东北方向延伸,北部民宿数量呈“爆发式增长”,达到一定的饱和｡随着民

宿行业标准化进程的加快,民宿业在我国市场的发展越发成熟,高等级民宿也将成为区域间不平衡空间分布的调节器,起到积极

的空间连接作用,逐渐由核心发展区向区域化均衡迈进,对带动相对弱势区域的民宿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表 2浙江省民宿空间布局特征椭圆参数 

民宿 

等级 
年份 中心坐标（。） 

长半轴 

（km） 

短半轴 

（km） 

方位角 

（。） 

面积 

(km2) 

 2008—2011 120.4156°E、30.1364°N 1.348 0.653 93.745 29548.68 

高等级 2012—2015 120.7353°E、30.0193°N 1.566 1.256 70.986 66115.19 

 2016—2019 120.2841°E、29.4406°N 1.579 1.214 59.145 64844.17 

 2008—2011 120.4219°E、29.6305°N 1.266 1.356 54.473 57907.55 

未定级 2012—2015 120.6118°E、29.9241°N 1.234 1.447 63.094 60311.58 

 2016—2019 120.5431°E、29.7975°N 1.233 1.428 72.287 55327.39 

 

3 影响因素分析 

3.1地形地貌 

海拔高程是影响民宿分布的一个重要属性[41]｡长三角地区的都市区普遍海拔低,而久居都市的旅游者往往偏向与日常生活空

间有着巨大差异的原始生态(社区)环境､景观环境私有化的区域,以达到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目的[42]｡地势高低决定了气候环境

､生活环境的差异,这些要素将直接影响到民宿空间形态､功能特征和外部的环境品质｡将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中数字地图中的高

程与民宿分布图相叠加(图 3)分析得知,海拔在 200m以下(平原)的高等级民宿有 25个,仅占全部高等级民宿的 12%;500m以上(山

地)的高等级民宿占比最大,为 71%;较少的高等级民宿分布在海拔 200—500m 以下(丘陵)的区域｡相比高等级民宿,未被定级民宿

的分布较为平均,占比分别为 26%､42%､32%,表明未被定级民宿的分布与地势起伏的相关性较低｡相比之下,高等级民宿更青睐山

区优美的环境和凉爽舒适的气候等具有特殊品质的资源环境｡如图 3所示,浙江省未被定级民宿形成三大地形分布类型:一是东北

部以湖州为代表的“平原凝聚型”民宿群落｡在低海拔平原地带呈面状密集分布,形成产业集群,是浙江省最大的民宿集聚区｡二

是中部“丘陵随机型”｡由于浙江中部为“三面环山夹一川,盆地错落涵三江”起伏不平的地势特征,该区域的民宿呈散落分布的

特征｡三是西南部“山地离散型”｡这一类型民宿的占比最高,但由于浙西南的山地占比和总体海拔冠绝全省,而人口密度和产业

密度居全省之末,因此尽管此类民宿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类别的民宿,但在空间分布上仍呈离散分布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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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经济发展水平 

民宿业作为旅游市场催生的新兴产业,高度依赖经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出游距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游客的出游意愿和

出游频率｡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的周边地区更易成为民宿分布的热点地区｡本文以 2019 浙江省统计年鉴获取的各区

县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绘制了浙江省区县经济水平差异地图,然后分别与高等级民宿､未被定级民宿进行叠加分析,并利用式(6)

计算了民宿经济分布局部自相关情况｡ 

如图 4a 所示,未被定级民宿形成三大集聚区:一是以西南部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地区,包括杭州市南部山区县市､丽水市､温州

市西部山区县市等地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型集聚区｡相比浙江省其他区域,这些区域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是民宿业的整体

发展并不落后,形成低值聚集区｡二是高值聚集区,以杭州城区､绍兴城区､宁波城区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型集聚区｡这类低端民宿分

布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较为完善,为民宿经营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影响

了旅游住宿相关产业的发展｡三是以安吉—德清､象山—宁海为代表,整体经济落后于其他地区的低高集聚区｡高等级民宿与未被

定级民宿3种聚集类型布局特征大致相同,北部为高高集聚区,南部为低低集聚区,安吉､德清莫干山为低高集聚区(图4b)｡大都市

因人地资源紧张,缺乏自然空间等因素而难以集聚高等级民宿,使高等级民宿偏向于自然资源禀赋较好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乡

村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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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公路网密度 

交通区位条件在宏观尺度上影响着民宿的选址与发展
[32]｡民宿的可进入性与客源市场距离是影响其运营的重要因素,交通通

达度不一,市场的开放程度也就不同｡通达度高,商业点与市场的互动随之增强,反之减弱｡利用式(6)计算民宿与交通布局空间相

关情况(图 5)｡由图 5a可见,未定级民宿得到 3种聚集类型:一是以衢州､丽水､温州等所辖多数县市地区为代表的交通通达性滞后

聚集型｡这类民宿所在区域的交通通达性较差､距离客源市场较远､可进入性差､城市化水平滞后,但由于较好地保留了环境的原

真性,对都市人群吸引力强,因此颇能吸引以都市人群为客源的乡村民宿集聚｡二是以余杭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桐乡市等

地区为代表的交通通达聚集型民宿｡这类民宿处于都市区郊野,紧邻客源市场､可进入性强､投资吸引力度高,易在良好的旅游市

场促发下形成集聚｡三是除上述地区之外的广大区域,交通通达性一般,但未能形成明显的聚集类型｡与之相比,高等级民宿与交

通布局之间并未形成明显的相关性,因此集聚类型亦不明显(图 5b)｡ 

3.43A级及以上景区 

核心景区内的住宿业发展相对成熟,旅游民宿无疑是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新型住宿形式｡借助特色的旅游资源,核心景区

内民宿的个性化也较为突出｡本文以 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为民宿旅游吸引力的指标,制作 5km 景区缓冲区,落在缓冲区内的

高等级民宿占比 45%,未被定级民宿占比 85%(图 6)｡ 

 

景区内部及附近区域商业投资价值高,在大的市场环境下,吸引了大批民宿在此集聚｡不同于自身条件更好､产品开发能力更

强､旅居体验更佳的高等级民宿,未被定级民宿产品开发的能力薄弱,因此更依赖景区的知名度､人气和景观设施､公共空间,游客

易在景区集聚,景区内的配套住宿不足会促使低端民宿实现快速发展,因此未被定级民宿更倾向于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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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发现,一大部分高等级民宿分布在距离景区较远的区域,且越是高等级的民宿,越注重营造私密性和阶层区隔式空间[43],

越倾向于在拥有素净优雅､返璞归真､安静舒适的自然环境地区分布｡高等级民宿是集生活方式和情怀为一体的文化旅游休闲综

合体,本身也可作为旅游目的地,因此偏向远离景区｡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浙江省 384处高等级民宿和 8351家未被定级民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确定民宿的地理坐标信息,运用空间计量方法

对比分析了该省高等级和未被定级民宿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海拔高程､区域发展水平､公路网密度属性值分析了民宿空间分

布的集聚特征｡主要结论如下:①浙江省高等级民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区域性集聚,形成 3 级产业集聚中心:浙江省杭州与湖州交

界天目山脉(莫干山)､“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地区为一级集聚区,嘉兴北部江南古镇区为二级集聚区,东北平原区与西南高山

区为三级集聚区｡民宿集聚程度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与四周密度悬殊,四周强､中部弱｡从分布的密度可见,浙江北的民宿集聚

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且 2008—2019 年高等级民宿的集聚程度逐年降低,分布区域总体上是扩张的,其扩张的类型总体上属于外

延型的扩张方式,扩张趋势由东北向西南偏移｡浙江省未被定级民宿则在空间上形成两级集聚中心:一是以杭州市经济发达区域

和舟山“海天佛国”普陀区为核心的区域,次一级的集聚模式则是以秀洲区､桐乡区和南浔区交界的“江南古镇集群”为核心的

集聚区｡未被定级民宿“北强南弱”的空间集聚特征更加凸显,且在同样的时间段内,未被定级民宿的集聚程度越来越强｡②不同

县市区域的民宿与自然､人文因素的相关关系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浙江省高等级民宿多分布在山地的丘陵地带,其中山地地带的

高等级民宿占全省的 69%,总体分布上呈现与海拔高度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高海拔地区相对低海拔地区而言,自然与人文环境独特,

影响其集聚分布;未被定级民宿在各类地形上均有分布,总体上形成与地势起伏较低的相关性｡区域经济条件与未被定级民宿的

分布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高等级民宿具有明显的“反城市化”特征,越接近城市核心区越难以吸引高等级民宿集聚｡密集的

公路网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高等级民宿分布呈负相关关系,大部分民宿分布在交通发达程度较低的区域｡未被定级民宿与之相反,

湖州､嘉兴两地区的民宿则与公路网密度形成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景区数量对高等级民宿分布相对其他因素影响较小,越是优质

的民宿越偏向于分布在远离人群嘈杂的区域,对区域的整体环境要求较高,未被定级民宿则依附景区整体资源与环境｡③高等级

民宿与未被定级民宿分布特征差异明显,高等级民宿数量规模上远低于未被定级民宿;未被定级民宿受众多､数量大｡高等级民宿

依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营造产品自身的独特性,而未被定级民宿则更依赖于景区资源｡ 

本文从宏观方面研究了浙江省民宿空间分布的地理特征,并对有关民宿分布的单一要素进行了定量分析,明确了不同因素与

民宿分布之间的相关程度,是在乡村旅游发展视角下对民宿的集聚分布地理特征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但民宿业态分布是多方面复

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选取的指标有自身的主观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还应更多地关注不同的自然要素和多元主体

间社会交互作用下(如地方政策因素和民宿经营者个体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44]等其他因素)对民宿分布的影响机制,

对微观个案的深度研究也需进一步加强,如利用自有住宅改造的高等级民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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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宿定级制度引导着区域消费走向,在民宿市场整体供给渐趋饱和的情况下可促使产业发展渐趋规范｡通过对浙江省

民宿集聚空间格局和空间相关的可视化研究,能更直观地呈现民宿的分布现状与分布规律,对其他省份民宿优化产业布局方面具

有借鉴意义｡当然,高等级民宿的现有评价体系仍需产业发展的实践检验,势必在产业发展中持续完善,今后应在全球语境和我国

探索的视野下进一步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高等级民宿的发展和演化机制等长期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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